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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形成用户规模是我国处于起步阶段的科研众包平台获得长足发展的关键，所以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出发点，准确分析用户心理能为平台优化发展提供最有效的研究支撑。本文利用协同激励理论的构念和研究方法，以UTAUT为基础研究模型，从用户激励主体来源、激励动力来源、激励内容、激励作用方向、社会评价模式等多维度入手，构建科研众包平台双边用户（发包方和接包方）的协同激励效应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对广东省科技厅首批认定的14家科研众包平台双边用户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实证检验结果。结果显示，绩效期望、社交影响、促进条件等都对双边用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付出期望对接包方用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基于双边用户协同激励影响因素的分析折射出用户对于科研众包平台的使用期待，并指出平台未来发展必须从智能化、市场化、社群化三方面重点发力强化用户黏性，保持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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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llaborative Incentive Effect of Research Crowdsourcing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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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ormation of user scale is the key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search crowdsourcing platforms in their early stages. Therefore, starting from meeting user needs, accurate analysis of user psychology can provide the most effective research support for platform optimiz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utilizes the concept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collaborative incentive theory, based on UTAUT, to study the model. Starting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the source of user incentive subjects, incentive motivation sources, incentive content, incentive direction, and social evaluation mode, it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synergistic incentive effec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ilateral users (employers and contractor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rowdsourcing platforms, And the empirical test results were obtained by distributing survey questionnaires to the first batch of 14 bilateral users of research crowdsourcing platforms recognized by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performance expectations, social influence, and promotion conditions al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tivating effect on bilateral users, while paying expectation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motivating effect on outsourcing users. The analysis based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llaborative incentives of bilateral users reflects users' expectations for the use of research crowdsourcing platform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must focus on strengthening user stickiness and maint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rom three aspects: intelligence, market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Keywords: Research crowdsourcing platform; Collaborative incentive effect; Bilateral perspective　


1   研究背景
科研合作是支撑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建设实现的重要途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脱胎于互联网技术与社交网络思想的科研众包[1]，既秉承了传统科研合作的任务属性，又具有增强科研合作灵活开放、自主选择与高效协同的众包特征[2]，是代表开放式创新的科研组织模式。科研众包涉及发包方、接包方和中介机构三方主体[3]，实践中通常以第三方网络平台作为科研项目的支撑环境，在项目发包方和接包方之间架起沟通交流的“桥梁”；发包方主要为领域科学家或研究机构，为科研项目的提出者或发起者；而接包方可以来自发包方的内部或外部，为科研项目的承接者或接收者[2]。
科研众包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十分成熟的业态，知名平台如InnoCentive、Experiment等已经集聚了全球范围用户，完成了众多高难度的科研任务并催生了高价值的科研成果，有力证明科研众包可以利用众包模式的多主体协同以及价值的共创共享丰富科研活动的组织形态，成为有效统筹协调政府与市场、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并提供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工具手段。我国政府首次提出“科研众包”概念是在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中，要求围绕“互联网+”战略开展企业技术难题竞标等研发众包模式探索。科研众包由此作为一种新的科研组织方式纳入国家行动计划，寄望成为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企业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有力手段。近年来众包服务在我国进入蓬勃发展期，提供综合服务的猪八戒网、一品威客，提供IT软件开发服务的码市、英选、开源中国，提供测试服务的百度众测，提供创意设计服务的时间财富网，提供翻译服务的译言等众包平台都找到了自身发展模式并在行内站住了脚跟，但科研众包服务却一直未能打开市场，所发挥作用还未达到政府部门的预期目标。
通过文献调研发现，我国科研众包的发展现状可归结为用户规模小、商业模式尚未成型，整体业态还未能进入良性循环。而完善的商业模式是从不断发展的市场需求培育而成，市场
用户的价值主张和服务产品的价值实现就决定了用户规模，进而决定了商业模式的迭代成熟。在众包服务可实现的价值主张已经被国外的科研众包平台以及国内其他业务领域的众包平台所证明的前提下，探析国内科研众包服务平台对于用户价值需求实现的影响因素，就成为寻找制约科研众包服务业态发展原因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径。文献研究同时发现，学术界和实业界持一致观点：科研众包用户价值成就动因存在激励偏好。正如InnoCentive创始人阿尔法·宾汉姆（Alph Bingham）所说：“获奖者（接包方）往往不会把奖金当做自己的首要动机。他们的动机往往更为‘内在’，比如享受纯粹的智力刺激，或者受到好奇心的强烈驱使。”[4]同时，基钦说：“适当竞争于科学有益。但是，如果问题很差劲，可能根本引不起人们的兴趣。” [4]尽管上述学者观点在激励内容上更偏重于指向精神层面激励，但无可否认，区别于其他服务平台用户，科研众包服务平台用户的知识型特点更为突出，更强的认知能力促使其对各层面的激励感知更为敏感，需求更为强烈。所以，利用激励理论的理念和方法研究科研众包平台的激励效应影响因素，对于阐释科研众包平台用户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进一步，众包服务区别于其他商业服务产品，最大的特点是用户双边性，即提供服务的众包平台既要面对发包方用户，亦要面对接包方用户，双边用户围绕解决同一任务目标而产生紧密的协同。并且能否长期不断地吸引发包方和接包方参与到众包过程当中也是科研众包服务平台效用价值的主要体现[5]。所以，基于激励对象的双边性，对科研众包平台激励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必须从激励动力来源、激励作用方向的双边协同角度切入，才能全面、准确把握用户对于平台的使用意愿和期待，从而为寻求促进科研众包平台优化运营模式，政府部门优化支持政策提供有效的对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2.1  科研众包平台
当前针对科研众包平台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三类：一是从类型、功能、运作机制、参与主体、业务流程等维度不断深化对平台的认识。比如，魏颖等[6]在象限划分视角下从专业领域等对科研众包平台进行分类；黄怡淳[7]研究科研资金众包和科研创意众包的平台运作机制；吕云飞等[8]探讨了天津市科研众包工作“1个平台+1套机制+N个队伍”的主要做法。二是从众包平台对科研活动的意义展开研究。如刘毅[9]探究为何科研众包能够促进创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陈莉玥等[10]研究发现科研众筹项目的小规模、短周期和强参与特性降低了科学探究的门槛。三是从政府扶持、高校运用、互联网技术等角度探索平台未来发展。如余全民等[11]基于我国科研众包平台发展现状给出政府引导平台发展的建议；张绍丽等[12]从资源依赖理论、社会交换理论、资本理论角度等论述高校如何依托众包平台解决创新问题；唐福涛等[13]从众创平台与传统平台的区别入手，探究平台和众创空间的结合发展前景。由此可见，当前关于科研众包平台的研究总体上停留在理论分析平台的类型模式及作用机制的阶段，缺乏就相关论点开展具体调查研究或实证分析，并且研究方向大多数集中在平台本身，针对个人、企业等平台用户的研究较少，对于用户的使用心理等主观意愿的科学客观分析更是少之又少。但用户作为科研众包平台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其使用意愿直接决定平台的功能服务设计和运行机制形成，是平台发挥协同激励效应的关键影响因素。
2.2  众包下的协同激励
激励理论是关于如何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原则和方法的概况总结。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可称之为经济学框架性激励理论的鼻祖，后经过多代学者的理论丰富，经济学逐步形成基本观点，认为激励是一系列推动和诱发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内外部要素的集合，是组织内部行为主体之间相互提供诱因，通过交换以获取和实现自身目标的行为过程；其后管理学的观点进一步提出，激励主要是从人们的需要、目的和动机来考虑如何激发其积极性和工作热情[14]。那么，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本观点我们可以大致理解众包服务激励机制运作的本质，就是发包方、接包方和平台三者之间相互提供诱因以实现自身目标，但要清晰理解诱因的提供方式、作用方向、具体内容等需更有效的分析工具。1993年Amabile提出了“激励协同”的概念，她认为通过内在和外在激励的协同，可以促使成员提高满意度和工作绩效，Bresnen和Marshall（2000年）认为需要设计不同层次的激励机制以实现各层次知识主体的协同合作，协同激励理论由此发端[15]。我国学者孙新波对协同激励理论的研究最为深入，且最早利用此理论开展对众包模式的研究，他指出，协同激励不只针对一个特定的激励主体，而是对相互关联的不同主体进行激励，使之产生一种协同涌现的效果[16]。众包模式是一种价值创造和利润转化的过程，一方面需要对接包方与发包方进行恰当地激励，以鼓励参与者发挥集体智慧、更高效地完成任务，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对中介机构支持，以协助挑选出更优秀的、更符合发包方需求的作品[16]。所以，协同激励的机制效应十分适合于研究多主体、多任务、交叉性的众包平台运营模式，协同激励理论亦由此成为近年来众包平台研究的热点分析工具。但目前的研究成果基本停留以述评、扎根于理论和案例研究为主的质性研究，且案例数量较为单一，此外研究内容集中于客观阐释平台具体业务运营过程中对协同激励机制的运用方式，缺乏基于一手数据、多样本的，寻求协同激励影响过程和结果的实证研究。如胡梦琴[17]从中介机构的视角出发,对创意类众包平台猪八戒网和crowdSPRING运营的具体协同激励形式进行剖析。赵东辉等[18]同样基前者案例的对比分析，构建创意类众包绩效的主体间协同激励机制模型。张庆强等[19]以小米社区为研究对象剖析了众包社区与用户协同演化的激励机制。孙新波等[20]以青岛酷特公司和沈阳机床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企业内部式众包平台的协同激励机制特点。此外，文献检索发现，针对科研众包平台协同激励机制的研究成果非常少，只有孙新波等[16]对InnoCentive的协同激励机制进行了单案例研究，但作者文中亦指出，由于案例为国外互联网企业，该研究缺少一手数据及实证调查资料，减弱了结论的可信度，且InnoCentive作为大任务型的科研众包其适用的协同激励机制，难以为国内起步阶段的科研众包提供实践参考。
2.3   小结
由此可见，一是当前无论是科研众包平台研究还是协同激励视角下的众包研究，都缺乏用户端的实证研究成果，究其原因，主要是用户端的样本数据难以获取。但要科学、客观分析科研众包平台的机制效应，寻求优化发展的方式方法，就不能绕过对双边用户的意愿验证。二是根据已有对众包平台协同激励机制运作效应的众多案例分析，从双边用户协同激励的角度切入，运用激励内容、激励动力来源、激励主体来源、激励作用方向和社会评价等多维度构念阐释众包双边用户的使用意愿影响因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但要开展双边用户的使用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还须获取足够信度和效度的数据样本，同时选取符合众包平台特质的研究模型。所以下一步，笔者以一定量的科研众包平台双边用户为研究对象，从影响激励效应的不同维度设计调查问卷并收集相应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最后从双边用户的协同激励影响因素分析折射出用户对于平台的使用期待，指出平台未来发展趋势，以及提出优化平台发展的对策建议。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目前我国还未开展全国性的科研众包平台认定工作，更未建立统一的管理系统，所以无论是要确定全国科研众包平台的范围，以及通过这些平台获取相应的用户数据都难以实现，因此需要把数据的来源缩窄到一个可获取的范围，同时也必须保证这一范围内获取的样本数据的有效性和代表性。有效性是指这些平台必须是真正的科研众包平台，且可获取的样本容量达到必要样本容量要求；代表性是指这些平台的类型涵盖了我国科研众包平台的主要类型，满足抽样调查的基本要求。通过细致的比较分析，确定以广东省科技厅首批认定的14家科研众包平台为研究对象（以下简称“样本”），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向其发包方及接包方收集用户数据。
样本满足抽样调查来源数据有效性和代表性的具体要求：一是，2016年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科研众包平台的认定工作，样本平台经历较充分的市场化运作探索，已经积攒了一批市场用户，而其他省份至今还没开展科研众包平台的批量认定工作，其区域内准确的平台建设情况难以把握，更难以通过平台开展系统性调查研究工作。二是，样本平台的市场化运营基础好，具有典型代表性。14家平台以企业性质运营的超七成，4家非企业性质运营机构的主营领域为智慧城市、生物、新光源、电子计算等，区别于一般综合性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组织，亦具有明确的市场业务导向。要准确判断一个领域的商业模式对于市场用户的吸引力，须从更为贴近市场的业态入手，且业态类型应多样广泛。所以，通过研究广东省第一批率先市场化运作的科研众包平台，能更好检验和反馈平台市场化情况，更好把握市场用户的真实使用意愿。
3.2  研究模型
整合性技术接受与使用模型（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UTAUT）自2003年被提出后，一直在网络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上有很强的解释能力，构成模型的绩效期望、付出期望、社会影响、促成条件等4个核心变量涵盖了影响使用者行为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并涵盖了激励理论的相关构念，包括激励内容中的物质激励与非物质激励，激励动力来源中的外在激励与内在激励等。现有关于UTAUT模型在使用意愿分析的研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手机移动端、线上平台、小程序等互联网平台，如梁太鑫等[21]研究旅游信息服务平台用户使用意愿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帮助优化平台运营商服务功能和提升水平，郑勇华等[22]利用UTAUT模型研究制造企业接受和采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显著影响因素；研究领域覆盖了教育教学、电子政务、新型技术和产品推广使用等，如王敬琪[23]对现有互联网医疗产品未来发展走势进行预测，并探究了最适合各类产品的商业模式。可见，UTAUT模型十分适用于研究互联网平台用户的使用意愿和激励方向，并对众多市场业务领域具有普适性，因而对于研究涉及较多业务领域任务发包的科研众包平台使用意愿分析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利用UTAUT模型分析相关创新主体（发包企业及接包个人或团体）参与研发众包影响因素的适用性，旨在从科研众包平台使用方角度分析探讨提升科研众包平台自身服务能力的重点方向。但当前尚未有针对科研众包平台运用UTAUT模型对用户意愿和激励效应进行分析研究，与之相关的研究有如张真铭[24]利用交易成本理论、自我决定理论等构建科研平台发包方及接包方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进行检验。所以，本研究探索使用UTAUT模型对平台用户展开实证研究，可丰富现有的研究手段。
3.3 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平台双边用户在激励内容（物质激励与非物质激励），激励主体来源（个人与组织），激励动力来源（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激励评价模式（过程导向激励与结果导向激励），激励作用方向（正激励与负激励）等多维度的协同关系，选取绩效期望、付出期望、社交影响、促进条件、感知风险等核心变量，分别构成针对发包方和接包方的激励效应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绩效期望主要反映个人对从平台获取的物质或非物质回报的期望值，如接包方获得的报酬及心理满足，发包方降低了的运营成本或增强了的企业影响力等；付出期望指个人对使用平台系统难易需付出努力的感受程度，反映过程导向激励的作用强弱；社交影响指个人被周边群体影响使用系统的激励程度，反映外在激励的作用强弱；促进条件指个人对系统支持配合的感受程度，从用户付出程度、平台支持能力等角度分析影响用户使用需求增减情况；感知风险只针对接包方，是指接包方判断参与平台需面临风险的高低程度，可反映来自他人和自我的口碑商誉等市场舆论环境，从激励的作用方向上属于负激励，即发包方、平台或其他社会主体可能给与的否定所导致的参与积极性消退，负强化。此外，参考何钦[25]的研究，对UTAUT模型核心变量具有显著影响的调节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自愿性和经验等，如年龄、性别等影响用户需求面的变量指标，平台年限、团队人数等影响用户供给面的变量指标，政策导向、市场产值、行业规范等影响环境面的变量指标。从市场认可度反馈角度看，这些调节变量并不是直接影响因素，而是通过影响需求、供给、环境，间接传导作用于平台市场发展前景，不是本研究重点，因此未纳入本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中。
4  双边使用科研众包平台的影响因素
4.1  研究假设
基于UTAUT理论，绩效期望是指用户在使用科研众包平台时所感受到的物质及非物质激励，当用户认为使用平台进行科研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帮助其获得收益时，则其会拥有更大的平台使用意图。付出期望是指用户使用科研众包平台所感受到的难易程度，当用户在使用平台时，清楚规则流程且有把握胜任时，会涌现更强的激励效应。社交影响是指接包方使用科研众包平台时接受周边群体的影响程度，当用户感受到周围亲朋好友及社会环境都认为自身应该使用平台时，就会产生强烈的外部激励。感知风险是指接包方判断参与科研众包平台需面临风险的高低程度，当用户认为自己在获取报酬或保持声誉等方面面临很大的风险，则其使用平台的意图就会很弱。使用意图是指用户对科研众包平台的使用意愿及目的，当用户有强烈的平台使用意图时，就会产生强烈的平台使用行为。促进条件是指用户获取现有组织和技术设备对于其使用科研众包平台的支持促进条件，当用户认为技术设备及资源等有利于其使用平台时，就会积极使用平台。
故针对接包方故提出如下假设：
H1：绩效期望对接包方的平台激励效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H2：付出期望对接包方的平台激励效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H3：社交影响对接包方的平台激励效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H4：感知风险对接包方的平台激励效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H5: 激励效应对接包方的使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H6：促进条件对接包方的使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由于发包方为众包交易行为的主动方，即默认其发起任务时已对风险进行事前评估并屏蔽，所以去除感知风险这一核心变量，对发包方提出如下假设：
H01：绩效期望对科研众包平台发包方的激励效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H02：付出期望对科研众包平台发包方的激励效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H03：社交影响对科研众包平台发包方的激励效应有显著正向影响。
H04：激励效应对科研众包平台发包方的使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H05：促进条件对科研众包平台发包方的使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4.2 研究模型设计
   根据以上研究假设，设计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image: 1685089661(1)]
（a）接包方

[image: 1685090058(1)]
（b）发包方
图1  科研众包平台双边激励效应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4.3 问卷设计
通过广东省科技厅首批认定的14家科研众包平台进行问卷发放，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研究模型中的潜变量进行测度检验。对所有潜变量的测度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中普遍使用的五级量表，被调查者选择1～5中的一个数字问题答复，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1） 接包方。调查对象是已经在科研众包平台接受任务的个人和团体。调研问卷的第一部分是关于被调查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等；第二部分是主体部分，对研究模型所涉及的7个潜变量进行测度（见表1）。共回收问卷140份，按照一定规则剔除无效问卷后获有效问卷125份，有效问卷率为89.29%。样本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对象男性比例占79.84%，女性比例占20.16%，年龄集中于20~50岁，占比96.87%，来自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各类从业人员，很好地保证了调查的随机性，经过分析，该125份样本数据符合本文的实证研究要求。
（2） 发包方。调查对象是发布过任务的企业，涉及农林牧副渔、采矿、制造、建筑、金融等各行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调查的随机性和全面性。问卷第一部分内容包括发包单位所属行业和规模，是否有自己的科研众包平台，通过科研众包平台发布任务的方式、频次、重要程度、悬赏金额以及得到答案的满意程度等；第二部分则对模型中涉及的6个潜变量进行测度（见表1）。共回收问卷190份，其中有效问卷177份，有效率为93.16%。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发包公司规模主要集中在500人以下，占90.96%；93.78%的公司没有自建科研众包平台，需通过第三方科研众包平台向大众发布任务；于发包企业比较重要或者一般重要的任务比率为90.5%，单项任务悬赏金额5万以下的占83.05%，获得满意答案的占98.87%。
表1  科研众包平台双边用户协同激励影响因素问卷总量表
	维度
	测量项/编号

	
	接包方
	发包方

	绩效期望
	1.使用科研众包平台能够获得新知识（PE1）
	1.通过科研众包平台发布任务能降低运营成本（PE1）

	
	2.使用科研众包平台是为了获得报酬（PE2）
	2.通过科研众包平台发布任务的性价比非常高（PE1）

	
	3.解决的众包任务对我从事的领域有帮助（PE3）
	3.通过参与众包能够增强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PE3）

	
	4.所获得额外报酬相对其它业余工作高（PE4）
	4.通过科平台发布任务能够有效缩短产品上市时间（PE4）

	
	5.使用众包平台与我工作时间并不相冲突（PE5）
	5.通过科研众包可以增强企业的品牌影响力（PE5）

	
	6.解决众包任务可以充实业务时间（PE6）
	6.通过科研众包可以激励公司员工学习到新的知识（PE6）

	
	7.解决了众包任务，能够得到心理成就感（PE7）
	7.通过参与科研众包可以激化企业组织结构改良PE7

	
	8.使用众包平台能够扩展视野（PE8）
	8.企业通过参与科研众包能够获取更大的企业绩效（PE8）

	付出期望
	1.科研众包平台使用流程并不复杂（EE1）
	1.能够很方便的通过科研众包平台发布任务（EE1）

	
	2.认为科研众包平台是容易操作的（EE2）
	2.企业参与科研众包需要花费时间和经费较少（EE2）

	
	3.需要很大精力时间学习如何使用科研众包平台（EE3）
	3.参与科研众包对公司来说是容易做的决策（EE3）

	
	4.需要计算机专业知识才能使用科研众包平台（EE4）
	

	社交影响
	1.使用科研众包平台是为了认识新的朋友（SI1）
	1.许多知名企业都在参与科研众（SI1）

	
	2.同事/同学/朋友认为我应该使用科研众包平台（SI2）
	2.科研众包是非常具有潜力的创新模式（SI2）

	
	3.通过线上/线下推广认为我该使用科研众包平台（SI3）
	3.是否参与科研众包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SI3）

	
	4.我使用科研众包平台，是因为其他朋友使用（SI4）
	4.科研众包是未来的流行趋势（SI4）

	
	5.解决众包任务的朋友比解决不了者影响力强（SI5）
	

	促进条件
	1.具备足够的硬件条件和软性资源解决众包任务（FC1）
	1.企业可在多个科研众包平台之间选择（FC1）

	
	2.平台的反馈渠道会影响我参与科研众包任务（FC2）
	2.科研众包平台设计合理、操作方便（FC2）

	
	3.网站的使用体验是我使用众包平台的因素（FC3）
	3.科研众包平台上聚集了很多有创意的大众（FC3）

	
	4.版权归属是否明确会影响我参与科研众包（FC4）
	4.通过科平台发布任务比公司内部人员完成效率高（FC4）

	
	5.在科研众包平台上交易信息很安全，交易有保障（FC5）
	5.通过科研众包平台发布任务比找外包公司方便（FC5）

	
	
	6.公司考虑开发自己的科研众包平台（FC6）

	感知风险
	1.参与科研众包获取报酬难以保证（PR1）
	

	
	2.我认为参与科研众包会给我带来很大声誉风险（PR2）
	

	
	3.参与科研众包可能会给我带来潜在损失（PR3）
	

	激励效应



应
	1.我愿意使用科研众包平台（IN1）
	1.公司今后将继续使用科研众包平台发布任务（IN1）

	
	2.业余时间我会优先考虑科研众包平台解决问题（IN2）
	2.技术条件允许我们会开发自己的科研众包平台（IN2）

	
	3.我喜欢使用科研众包平台解决技术问题（BH1）
	

	使用行为


	1.我经常登陆科研众包网站浏览任务（BH1）
	1.通过科研众包平台发布任务的频次（BH1）

	
	2.我经常接受众包任务（BH2）
	2.通过科研众包平台发布任务的重要程度（BH2）

	
	
	3.通常发布任务的悬赏金额（BH3）

	
	
	4.通过科研众包平台成功征集的满意答案的情况（BH4）


         
4.4 数据分析
4.4.1 测量模型的信度、效度分析
为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首先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及组合信度指标(CR)对双边用户（接包方和发包方）的激励影响因素研究模型进行信度检验。由表2中可看出，潜在变量的CR值与Cronbach’s Alpha的系数均大于0.7，表明该模型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同时各潜变量的平均抽取方差（AVE值）均大于0.5，表明本研究中的各潜变量具有很高的收敛性或聚合效度。
表2 模型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
	潜变量
	Cronbach’s Alpha
	CR
	AVE

	
	接包方
	发包方
	接包方
	发包方
	接包方
	发包方

	获益期望（PE）
	0.694
	0.901
	0.686
	0.902
	0.748
	0.540

	付出期望（EE）
	0.778
	0.790
	0.787
	0.794
	0.643
	0.711

	社交影响（SI）
	0.785
	0.768
	0.783
	0.773
	0.724
	 0.612

	感知风险（PR）
	0.873
	
	0.874
	
	0.564
	

	促进条件（FC）
	0.775
	0.776
	0.776
	0.817
	0.646
	0.796

	激励效应（IN）
	0.680
	0.782
	0.679
	0.770
	0.527
	0.689

	使用行为（BH）
	0.815
	0.839
	0.815
	0.885
	0.709
	0.850



此外，由表3可看出，双边用户研究模型的每个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加粗数字）均大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可表明本研究模型具备很好的区别效度，各潜变量间不存在可替代性。
表3 双边用户研究模型的区别效度分析结果
	
	PE
	EE
	SI
	PR
	FC
	IN
	BH

	接包方

	PE
	0.865
	
	
	
	
	
	

	EE
	0.417
	0.802
	
	
	
	
	

	SI
	0.741
	0.371
	0.851
	
	
	
	

	PR
	0.117
	0.122
	0.464
	0.751
	
	
	

	FC
	0.381
	0.370
	0.669
	0.305
	0.804
	
	

	IN
	0.635
	0.500
	0.484
	0.041
	0.304
	0.726
	

	BH
	0.484
	0.386
	0.395
	0.050
	0.228
	0.742
	0.842

	发包方

	
	PE
	EE
	SI
	FC
	IN
	BH
	

	PE
	0.735
	
	
	
	
	
	

	EE
	0.329
	0.843
	
	
	
	
	

	SI
	0.296
	0.271
	0.782
	
	
	
	

	FC
	0.324
	0.265
	0.304
	0.892
	
	
	

	IN
	0.534
	0.413
	0.483
	0.451
	0.830
	
	

	BH
	0.171
	0.112
	0.139
	0.118
	0.106
	0.922
	



4.4.2 结构模型分析
本研究使用Amos 21.0对提出的研究模型及假设进行检验。首先由表4可看出，模型各拟合度检验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可接受值，证明本模型具备很好的拟合性。
表4 双边用户研究模型的拟合度检验结果
	
拟合度检验指标
	常用评价指标
	
实际值

	
	可接受
	很好
	

	
	
	
	接包方
	发包方

	CMIN/DF
	<3.0
	2.389
	1.979

	RMSEA
	<0.1
	<0.08
	0.071
	0.051

	GFI
	>0.7
	>0.9
	0.898
	0.795

	AGFI
	>0.7
	>0.9
	0.815
	0.715

	CFI
	>0.7
	>0.9
	0.848
	0.845

	NNFI
	>0.8
	>0.9
	0.925
	0.894



双边用户的研究假设检验结果及检验结果的显著性水平如图2和表5所示，可看出接包方研究模型的H4假设不被接受，其余假设均被接受并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影响接包方激励效应的直接因素有绩效期望、付出期望、社交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付出期望，而激励效应则直接影响其使用行为，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促进条件。发包方研究模型的H02假设不被接受外，其余假设均被接受，并具备较高的显著性水平，影响发包方激励效应最直接因素是绩效期望，其次是社交影响，激励效应直接影响其使用行为，影响最大的是促进条件。
[image: 1562142531(1)]
（a） 接包方
[image: 1562142824]
（b） 发包方
     图2  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表5 模型检验显著性水平
	
	Estimate
	S.E
	C.R
	P

	
	接包方
	发包方
	接包方
	发包方
	接包方
	发包方
	接包方
	发包方

	IN←PE
	0.397
	0.922
	0.134
	0.163
	2.957
	5.665
	**
	***

	IN←EE
	0.464
	0.340
	0.146
	0.082
	3.176
	0.410
	**
	不显著

	IN←SI
	0.319
	0.573
	0.105
	0.114
	3.054
	5.007
	**
	***

	IN←PR
	-0.104
	0.447
	0.073
	0.123
	-1.431
	3.621
	不显著
	***

	BH←IN
	0.733
	0.741
	0.158
	0.129
	4.627
	1.116
	***
	**

	BH←FC
	0.776
	0.922
	0.149
	0.163
	6.516
	5.665
	***
	***


注：**表示p<0.01  ***表示p<0.001
5 研究结果分析及相关建议
（1）绩效期望对于科研众包平台双边用户的激励效应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平台提升酬金发放及知识附加服务水平，不断拓展业务边界，最大限度集结创新资源。
绩效期望主要指对经济报酬以及知识（尤其是与个人相关的业务知识）获取的期望值，不同的接包方对二者的倾向性不同，但一个优秀的科研众包平台要满足这两方面需求时，都必须设计出一套科学有效的运营服务规则。在满足薪酬方面，建议平台根据自身的业务情况，包括平台类型、流量、或接包方主要所属群体等因素，灵活采用悬赏型、计件型、招标型等不同的任务类型发放酬金，目的是要让接包方公平、合理、最大化的获取经济报酬，增强持续使用科研众包平台意愿。如悬赏型任务可实现可单人或多人中标，即可有多个满意的方案，增加获取报酬的接包方用户数量，适合一些简单的程序设计、图纸设计、文案起草等；计件型任务则根据所需稿件数量确定中标数量，即发包方需要多少个稿件就会有多少个标，避免1人中标其余人陪跑的尴尬，一般适合硬件软件测试等项目；而招标型任务是针对一些任务复杂、金额数量多的项目所设置的交易模式，如建筑、能源等技术领域中的工程研发项目，金额往往较大，可充分调动接包方竞争性。此外，参与科研众包的过程也是获取知识的过程，虽然一定程度上获取的方式较为隐性，但平台方仍可设计更多业务模式提升知识获取的效能。如设置互动社区、公开竞赛等，接包方可以在互动社区交流分享创意点子，也可以在公开竞赛中切磋技术方法，让接包方对知识更有获取感、满足感和荣誉感，产生持续的激励效应。
而针对发包方用户，研发众包就是把过去由企业内部员工执行的研发任务外包给非特定网络大众的业务模式，在这“一对多”的过程中扩展问题解决的途径，强化企业研发能力，提升创新效率，降低研发成本。所以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包企业的这些绩效期望，最关键的支撑条件是让其在研发众包平台上对接到尽可能多的，有足够问题解决能力的接包方创新主体，获取高效的创新资源服务。理论上，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科研众包平台能集聚全球智力资源来为发包企业解决问题，每个互联网用户都可能成为研发项目的参与者，但现实却往往受机构、地域、语言、平台知名度等因素限制。而平台在初始建设阶段，要突破以上限制是十分困难的，建议平台要发挥更多的能动作用，在针对某一项发布任务时，定向邀请潜在的接包用户，从而培育起大规模的用户群，慢慢提升平台品牌资源，获取充足的发展条件后再不断完善平台功能，真正实现科研众包服务的开放性和无边界性。
（2）付出期望对于科研众包平台接包方激励效应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平台优化网站功能设置。
科研众包平台从传统商业模型（服务外包中的“研发外包”）逐渐演化成新型网络化科研协作模式，逐渐被社会大众所了解并使用，这过程中科研众包平台的使用规则、获取报酬的方式是否清晰明了，参与难易程度都会成为接包方考虑的因素。付出期望的正向影响主要就是指接包方在使用科研众包平台时感觉到使用顺畅，方便快捷，就会产生使用意愿的激励效应。所以建议平台在网站功能设置上要更为人性化、简洁明了，网站架构、各个步骤流程衔接要逻辑清晰，导向性强，让接包方无论处于各个年龄阶段、职业（或学科）背景等都能轻松掌握驾驭，能产生用户粘性。
（3）社交影响对于科研众包平台双边用户的激励效应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平台加强宣传推广，充分利用知名企业的影响带动作用。
科研众包平台就利用大众智慧去解决各个专业学科的难题，若周围的社交圈子都在使用科研众包平台，必然会带动某个创新主体使用科研众包平台，尤其是社交圈子里意见领袖的正面肯定会对圈子内的受众产生更为强烈的激励作用，即获得“领导者”或“专家”的权威认定。所以，科研众包平台一是必须做好自身的平台搭建，吸引更多的创新主体使用平台服务，以众包服务本身“一对多”、“口口相传”的基本业务模式扩大使用者范围；二是做好宣传推广，不仅是服务平台本身的商业推广，更要利用政府、媒体等渠道促进科研众包观念的传播普及。
在此次调查研究中发现，以企业为主体的发包方在选择是否使用研发众包平台时，基于一种“集体行为”，基本不会受个人行为的影响，这与以个人为主体的接包方往往受身边亲朋好友影响完全不同。只有同行企业，尤其是大型知名企业的众包实践会影响潜在发包企业的参与行为,并认为众包会是一种未来重要的创新模式。所以，建议平台定向邀请一些知名企业发布任务，并全力提供最好的配套服务，在良好的服务口碑中吸引更多中小企业参与，形成“一对一”的精准宣传效应。
（4）促进条件对于科研众包平台双边用户的激励效应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平台提升基础和周边服务水平，提供全链条的高效配套服务。
科研众包平台如果缺乏必要的硬件条件和软性资源会成为接包方使用科研众包平台的重要障碍。建议平台必须提供足够的硬件及资源配置、畅顺的反馈渠道、优越的网站使用体验、有保障的版权归属管理和交易信息管理等，让接包方产生稳定、安全、可对话、可提升的服务体验。
针对发包企业，科研众包平台首要解决的技术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核心问题，也就是满足其绩效期望的核心服务。但相应的配合促进条件也必须完善才能以良好的服务价值吸引企业用户，所以建议平台开发提供全链条的专业服务，包括用户信息管理、资金账户管理、任务发布服务、交易维权服务、信誉评估服务、对接交易服务等全流程的项目管理服务，进一步提供技术研发前期市场调研、技术咨询、中期器材设备支撑、后期技术测试等延展服务。
6 科研众包平台未来发展趋势
通过从接包方、发包方双边平台用户分析切入，研究科研众包平台用户激励效应的影响因素，从而实现对科研众包平台使用的出题者和答题者进行用户心理画像侧写，反映出平台使用者对于平台发展的未来期待，为众包平台指出未来发展方向。
一是平台智能化能强化过程激励。人工智能、大数据、边缘计算、知识图谱等新型信息平台技术手段不仅颠覆人们的认知，更是改变平台运作发展的底层逻辑。此次参与的平台用户调查已显示付出期望对于科研众包平台接包方使用意图有显著正向影响，流畅的用户使用体验能够在无形之中留住使用者，即在使用过程中获取正向激励。未来科研众包平台技术发展要坚持需求导向，紧跟发包方、接包方、服务机构的平台使用需求，甚至是超前设计平台功能，创造引领平台用户需求，将会为平台蓬勃发展打开新局面。
二是平台市场化能强化结果激励。此次平台调研已表明绩效期望对于科研众包平台接包方、发包方激励效应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是酬金发放等结果导向的期望值。2022年，科技部发布《“十四五”技术要素市场专项规划》，科研众包平台作为技术交易市场的重要节点支撑，是链接科研众包项目多方资源的桥梁纽带，是打造数字化科研环境、实施新型科研活动的重要载体，更是技术要素流动转化运用的重要通道。未来科研众包平台须注重平台和资本要素融合发展，与多层次资本市场频繁紧密互动，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引导作用，为平台早期发展实现引流破局，以及注重社会资本主导作用，依托服务机构开发提供的新型技术交易服务方式和产品，为提升接包方和发包方对接成功率提供专业资本支撑，提高众包平台科研要素资源的流动速率和运用转化成效，为双边用户带来更大的绩效汇报。
三是平台社群化能强化双边用户的协同激励涌现效应。此次调查显示社交影响对于科研众包平台接包方、发包方的使用意图有显著正向影响，未来科研众包平台同样需要加强商业化运营，注重平台用户社群打造，包括以行业同类企业为社交圈子的发包方用户社群，以及以同一知识领域人才为社交圈子的接包方用户社群。双边社群之间要实现互动，尤其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平台经济、直播经济、社群经济等新经济形态日趋成熟，为科研众包平台提供新的发展路径，如研究样本之一的化学+网，就通过平台设置的论坛、社交模块等实现化工类企业社群和化学专业人才社群间的优质互动。此外，还可通过“大众传播+龙头示范”的运营思路，使双边用户的口碑效应和羊群效应叠加共振，将平台技术型优势和市场化服务深度融合发展，释放更强大的平台效能。
7 结论
科研众包是一种新兴的，但在国际上已被证明为今后一种大势所趋的科研组织模式，其目前在我国还处于一个接受和推广时期，科研众包平台的建设更是处于一个起步探索阶段。要大力发展科研众包平台使其革新我国的科研创新模式，就必须激励更多企业及个人成为平台用户。通过对广东省14家科研众包平台的实证研究分析，平台须从接包方和发包方双边用户的协同激励效应影响因素入手，通过优化运营模式，创新技术手段，为接包方提升酬金和知识附加服务水平、网站功能、舆论引导和软硬件设施，为发包方完善服务体验，发挥资源集聚、名企带动、配套支撑的激励作用，方可抓住智能化、市场化、社群化的发展趋势，在新时代新发展要求背景下，不断提升平台服务水平，为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带动全社会的创新模式变革和创新效能涌现开辟路径，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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